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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人文研究的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

刘　 炜　 谢　 蓉　 张　 磊　 张永娟

摘　 要　 人文科学研究正在向以数据为驱动的新型研究模式转型，形成所谓“数字人文”研究新范式。 “数据科

学”为这些变化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支撑研究活动的基础设施也需要经过改造或重新建立。 新的人文研究平台

以数据为基础，以方法为导向，提供统一的数据资源管理、大数据分析、可视化展示和智慧型服务。 这些变化将带

来更大范围和深度的数据资料的应用和协同研究，将使研究人员以过去难以想象的尺度和维度提出问题。 数字

人文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是国家层面的，也可以是地区行业或组织机构层面的。 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人类记

忆和文化遗产机构近 ２０ 年来馆藏内容大规模数字化，可以通过升级为数字人文研究平台，转型为数字人文基础

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续在数字时代发挥其巨大的价值。 图 １。 表 ３。 参考文献 １３。

关键词　 数字人文　 基础设施　 数字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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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人文研究的范式转型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正在取代文

献成为所有科学探索的素材和媒介，这种“数据

驱动型研究”被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图灵奖获得

者蒂姆 · 格瑞总结为 “ 科学研究的第四范

式” ［１］ 。
对于人文学科而言，以往基于对个别新颖

材料的发现和个人灵感与洞察力的、个人书斋

小作坊式的研究，逐渐被基于对某一主题领域

资料的全面占有和各种数理统计，及数据挖掘、
跨学科团队协作式的研究所取代，这种转变得

益于数字技术在人文学科研究方面的全面应

用，得益于数字化网络化带来的研究素材的大

数据化、研究工具的软件化、研究方法的计算

化、研究过程的众包化、研究结果的可视化、研
究平台的协作化以及学术交流方式的社会化。
这种以数字技术支撑的人文科学研究，就是刚

刚兴起的数字人文研究。
每种创新在刚刚产生的时候总会同时带来

两类人群：热情似火的拥趸者和嗤之以鼻的反

对者。 数字人文的目标是将现代信息技术融入

传统的人文研究与教学过程中，从而改变人文

研究成果的获取、标注、比较、取样、阐释乃至表

现方式，实现人文研究范式的全面变革，其本质

上属于一种方法论和研究范式上的创新。 数字

人文从内容到形式、从过程到方法都与过去如

此不同，以至于传统人文领域的权威们纷纷惊

呼：这哪里还是人文［２］ ！？ 他们认为，人文研究

的核心从来都是灵感和洞察，而不可能是技术

与方法。 但数字技术的确有这样的颠覆性，数
字人文迄今为止的实践已经证明其无可置疑地

站稳了脚跟。 新问题、新角度、新方法正在使传

统的人文学科焕发出青春，人文学科从此进入

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数字人文实践先驱———意大利著名人文学

者罗伯特·布撒神父（ Ｒｏｂｅｒｔｏ Ｂｕｓａ） ［３］ 认为数

字人文（当时称为人文计算）能够实现：①将学

者从繁杂琐碎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中解脱出

来；②专注于提出问题和学术发现；③极大地提

高研究效率，促进学科发展。 布撒神父毕其一

生，为编制数千万字的托马斯·阿奎那文集索

引殚精竭虑。 整个过程伴随了信息技术从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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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到互联网的发展，布撒神父也被人尊为文本

分析和数字人文的创始人之一。 他的实践证

明，数字人文研究不仅能给传统人文研究提供

全新的研究方法、工具和平台，而且能够改变人

们思考问题的方法及看待问题的角度和维度，
从而实现人文研究范式的变革。

与传统人文研究相比（见表 １），数字人文研

究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变化最明显的特征是基于

数据的细粒度管理和基于众包的内容生产、管
理与协作模式。 众包模式以前是不存在的，而
现在的基础设施不仅要支持众包产生内容，而
且需要在平台层支持全过程众包，包括内容的

生产、 组织、 加工， 服务提供乃至社交协作，
等等。

表 １　 人文研究的两种范式比较

项目 传统人文研究 数字人文研究

内容特征 基于文献，载体管理，粗粒度 基于数据，内容 ／ 语义管理，细粒度

方法特征 定性、逻辑、思辨、比较、思想实验等 定量、计算、模型；内容分析、时空分析、社会关系分析等

协作特征 讨论、分工、小规模团队 众包、大规模协同、社会交互

辅助设施 基金会、图书馆、研究机构 数字图书馆、云平台、数据分析和计算设施

成果形式 论文、图书出版 论文、博客、数据、知识地图机构库、知识库、工具软件

采用方法 田野调查、问卷、访谈等 本体化、语义标注、语义检索、文本分析、可视化

　 　 科学研究的范式转型在其提出者库恩看来

是一种带有颠覆性的科学革命［４］ ，它不可能是

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一系列过程之后的总结。
这种革命的最终实现通常取决于一种新的基础

设施的形成，正是这种基础设施固化了新的研

究范式，并为新型的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现代科研体系的形成

也是遵循了这个规律，自印刷革命促成教育和

知识的普及之后，伴随工业革命经历了三百多

年的演变，逐渐成熟和固化。 这个体系主要是

由政府、科研机构、大学、基金会、企业、社会组

织等各类机构按照一定的运行规则构成，其中

围绕知识的生产、交流、出版、组织、保存、利用

的生态链最为重要。 传统意义上，这一生态链

是围绕以纸张为主要知识载体的形态来运行

的，进入到数字时代，这一基础正遭遇颠覆，而
新的基础设施尚在孕育之中，可以说我们正幸

运地（也可以说不幸地）处于两个时代的中间过

渡期。 本文正是对这个形成过程中的基础设施

进行初步探讨。

１　 什么是数字人文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原本是指人们开

展正常的社会经济活动所赖以维持的物质条件

和必需的公共服务，例如水、电、煤、交通、医疗、

教育，等等。 由此概念引申出的信息基础设施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和网络基础设施（ Ｃｙ⁃

ｂｅｒ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是指面向网络服务通用的基础

支撑环境，包括计算资源、数据资源和服务资

源，例如网络接入、带宽、存储、数据、设备设施

等。 而数字人文的基础设施是一种支持人文科

研活动的基础设施（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ｔｕｒｅ①），是

０３１

① 欧共体对 ＲＩ 的定义为：与社会、人文、自然科学等科学研究相关的各类设施、资源与服务，包括能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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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在数字环境下为开展人文研究而必须具备的

基本条件，包括全球范围内与研究主题相关的

所有文献、数据、相关软件工具、学术交流和出

版的公用设施及相关服务等。
具体来看，数字人文涉及所有通常被人们

称为人文学科的领域，如语言学、文学、历史、哲
学、宗教、法律、艺术，以及一些边界模糊的社会

科学，如人类学、地区研究、传播学、文化研究

等，这些学科的研究素材十分相似，大都是文献

形式，但在研究方法和过程上可能会有不同，这
也会反映在数字化之后的软件工具和平台上。
数字人文的基础设施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其核

心是由文献资源及其服务机构组成，提供了基

本研究素材的保障；中间层由基金会、资源库、
机构仓储、计算设施、系统平台、工具软件、领域

专家和数据科学家等构成，是数字人文研究活

动的主体，数据科学提供了它们共同的方法论

基础；外围是数字人文成果发布、与社会交互、
产生社会影响界面层，以门户或平台形式呈现

（详见图 １）。 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可自

我运行并持续发展的有机整体。 它的主要功能

就是为人文研究提供全面深入的资源和完善的

存取手段，以支持现代研究过程（主要是基于数

据的研究）得以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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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数字人文基础设施的主要构成

　 　 在基础设施提供的众多职能中，知识的长

期保存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基础功能之一。 伴随

人类文明始终的图书馆、档案馆等人类记忆机

构，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保障。 纸张这种载体经历数百年依然能够为人

们方便地提供关于过去的记录，迄今仍旧是现

代人文研究的主要依据。 由于数字信息具有依

附性和易逝性等特性，其永久保存问题显得非

常突出。 人们清晰地记得，ＣＤ－ＲＯＭ 光盘这种

介质曾经号称有 ５０—１００ 年的寿命，但这项技术

还没有存在 ５０ 年，人们已经不再依赖它了，它的

实际寿命比缩微介质还要短很多。 介质的特性

决定着数据的持久性，但也只是数据永久保存

的众多因素之一，其他因素还包括数据格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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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方式、对软件和系统的依赖性，等等。 许多 ２０
年前的数字图书馆项目，即使已经完成，但没有

多少增量内容和维护工作，流传至今依旧能访

问的也已是凤毛麟角。 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

题，也是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建设首先要解决的

问题，但至今还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数字人文研究并非只需要“老”的素材就够

了，大量鲜活的“正在发生的历史”越来越成为

主流，这也为基础设施建设提出许多现实的挑

战：如何在传统出版行业走向没落、新的数字出

版生态尚未形成的困难时期，利用社会性网络

和开放存取的信息作为数字人文的信息来源，
纳入到数字人文平台中去，也是当下数字人文

基础设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２　 数字人文基础设施的建设现状

数字人文的前身———人文计算可以追溯到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罗伯特·布撒神父的工作，
其发展几乎贯穿了整个计算机发展史，但第一

部真正以数字人文作标题的研究成果 Ａ Ｃｏｍ⁃
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出版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５］ 。 ２００６ 年，美国国家人文研究基金（ ＮＥＨ）
启动了首个以“数字人文”冠名的项目———数字

人文先导计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如同

数字图书馆先导计划一样，成为数字人文兴起

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紧接着数字人文研究的基

础设施建设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欧美均于 ２００６
年发布了报告，分别是“美国学习型社会委员

会”（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的
《我们的文化共同体》 （ Ｏｕ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ｏｎ⁃
ｗｅａｌｔｈ） ［６］ 和“欧洲研究基础设施战略论坛” （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ｓ）的《欧洲研究基础设施建设路线图》 （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ｏａｄｍａｐ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７］ ，
正式宣告启动数字时代科学研究基础设施建设

的发展蓝图。
从这两个报告可以看出美国和欧洲在推进

科研事业方面完全不同的做法。 美国的报告只

是一份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建设的宣言，表明态

度，宣示这项事业的重要意义，但具体如何做，
还是市场经济的做法，交给各基金会和有关机

构自行制定方案；而欧洲则是将数字人文基础

设施作为整个欧盟研究设施和 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及 ｅ － Ｓｃｉｅｎｃｅ 的一部分，成立了各类专门的机

构，设计了庞大的运行体系并落实了巨额预算

（每年至少 ３ 亿欧元），进行统一的规划、管理和

推进，该报告每两年更新一版。
从此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建设进入了一个加

速发展的时期，大型建设项目持续推进。 如

２００８ 年启动、２０１４ 年完成的 Ｂａｍｂｏｏ 项目，紧接

着的“数字研究工具指南” （ ＤｉＲＴ）项目、十九世

纪学术在线（ＮＩＮＥＳ）项目、联结十八世纪（ Ｅｉｇｈ⁃
ｔｅｅｎｔｈ Ｃｏｎｎｅｃｔ）项目、中世纪学术联盟电子档案

（ＭＥＳＡ）项目等。 欧洲这类比较有名的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有：欧洲研究基础设施联盟（ ＥＲＩＣ）
所属的艺术人文数字研究基础设施（ ＤＡＲＩＡＨ），
该项目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正式进入实际运营阶段；
还有专门领域的欧洲大屠杀研究（ ＥＨＲＩ）、欧洲

数字档案协作研究 （ ＣＥＮＤＡＲＩ）、考古数据库

（ＡＲＩＡＤＮＥ）等。 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与早期的数

字图书馆项目，如美国的 Ｈａｔｈｉｔｒｕｓｔ、ＤＰＬＡ 和欧

洲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 研究平台也开始进行整合［８］ 。
各类基金会成为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建设的

重要推动力量，同时它们自身也是基础设施的

一部分。 过去资助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和数字图

书馆的官方、非官方组织都成了数字人文研究

的金主， 除了前述的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

（ＨＥＨ）和欧盟研究基础设施联盟（ ＥＲＩＣ）之外，
诸如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 ＪＳＴ）、德国研究基

金会（ＤＦＧ）、英国信息系统联合委员会（ ＪＩＳＣ）、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创新、产业、科学与研究部

（ＤＩＩＳＲ）、梅隆基金会（ Ｍｅｌｌｏ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麦克

阿瑟基金会（ 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图书馆与

信息资源委员会（ ＣＬＩＲ） 、美国博物馆和图书

馆服务协会（ ＡＲＬ） 等都纷纷加入进来，资助

不同主题领域不同方向的大量研究项目。 其

中既有新型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示范，也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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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数据加工、资源组织、平台开发、开放存

取和学术交流等基础性建设，正在形成体系

完整、面向未来的数据驱动型人文学科研究

的基础设施。
当前许多优秀的数字人文研究成果案例，

已开始受益于这些基础设施。 谷歌图书、万维

网存档等项目扫描的大量图书，目前已成为

Ｈｕｔｈｉｔｒｕｓｔ 和 ＤＰＬＡ 的重要馆藏，其中有大约 ８００
万种均经过全文识别，有 ５００ 万种有较为完整规

范的元数据信息，可用于文本分析和挖掘，这些

已经在语言学、历史文化等学科领域发挥巨大

作用。 Ｅｒｅｚ Ａｉｄｅｎ 利用这个系统开发了一个词

频分析工具［９］ ———Ｎ 元词频词组查看器，且已

经在历史文化、人类语言、社会名望和群体记忆

等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发现，成为大数据人文

研究的典范，他本人还因此获得了美国优秀青

年总统奖。 国内也有这方面的例子，如金观涛、
刘青峰夫妇的研究课题“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

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以十年之功，建立起一

个庞大的 “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
（１８３０—１９３０），汇集了大约 １．２ 亿字的文本，成
为他们开展研究、著书立说的利器。

除了文本分析之外，时空分析、社会关系分

析也是数字人文研究通常采用的方法，成为许

多数字人文平台提供的基本功能。 斯坦福大

学开发的启蒙运动知识界通信地图（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Ｌｅｔｔｅｒｓ） 系统，是描述文艺复兴

时期知识分子之间相互通信情况的一个数据

库，可以提供通常的文本和字段查询，而且将

往来通信的时间和点的信息在地图时空坐标

上形象地展示出来，通过数万封信的流向，结
合内容，可以了解这些启蒙思想家相互影响和

思想演变的情况。 斯坦福大学开发的一些数

据处理工具（如 Ｐａｌｌａｄｉｏ）和中间成果也能为多

个类似的项目提供服务。 以往的研究往往只

能分析少数几个地区和学者，而有了基础设施

平台，则可以从整个宏观的时空范围和群体角

度进行提问和观察。 这也是建设基础设施平

台的意义所在。

３　 作为数字人文基础设施的图书馆

图书馆作为人类文字记忆的保留地，从古

希腊晚期集图书馆、大学和研究机构三位于一

体的“雅典学园”伊始，就一直是从事知识与理

性探索的天堂。 印刷革命之后进入现代社会，
图书馆之于传统人文研究，就像实验室对于自

然科学、田野调查对于社会科学一样，仍然是举

足轻重的。 目前正全面进入数字革命时期，图
书馆在其承担的四大职能中，除了文化保存，其
他三大职能都已不具有主导作用。 但欧美国家

在人文研究基础设施中仍然无一例外地将图书

馆、博物馆、档案馆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出

现一个新词“遗产科学（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①”，用
来描述对于文化遗产进行研究的学科领域。 图

书馆如何支撑数字人文研究，不仅关系到其收

藏的海量内容能否为基于数据的人文研究提供

不竭的素材和丰富的工具，而且关系到其自身

在数字时代的生存和发展。 为数字人文研究提

供全方位的支持，是许多研究型图书馆未来最

重要的生存方式之一。
图书馆行业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

建设数字图书馆，不仅积累了大量的数字化资

源，而且一直在探索作为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一

部分，即如何从资源描述、知识组织、移动应用、
智慧服务等各方面，真正解决海量、多媒体、异
构信息的互操作和开放存取问题，力求为读者

提供体验良好、无所不在的知识服务。 为此几

乎所有新产生的信息技术，例如网格化、云计

算、大数据、语义网等，都会第一时间在数字图

书馆中找到应用。 数字人文的兴起让数字图书

馆的努力没有白费，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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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ｃｉｅｎｃｅ，始见于 ２００６ 年，指文化遗产类机构的数字人文研究

学科。 斯普林格专门有《遗产科学》（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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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到知识，从数字化到数据化，从全文化到模型

化，从文本检索到语义检索，从门户到平台，从
搜索到发现，从统计分析到关系推理，从分面展

示到大数据可视化，从专家编目到众包加工

……，图书馆真正从保存知识载体的库房变成

提供内容服务的知识中介。

表 ２　 数字图书馆与数字人文应用的功能比较

数字图书馆 数字人文

资源数字化 资源内容数据化、实体化、对象化

资源管理 数据看护

资源门户 服务平台

搜索发现 提供环境工具方法

资源整合 挖掘与可视化

一项对图书馆与数字人文关系的调查表

明［１０］ ，绝大多数受访馆员认为数字人文的素材

和成果应当保存在图书馆，过半数馆员认为图

书馆员可提供数字人文项目开展初期的咨询服

务，４１％的受访图书馆已经开始提供事实上的数

字人文服务，２１％的图书馆设置了相应的服务岗

位（如数字人文馆员），甚至有 １７％的图书馆已

经建立了数字学术中心，提供包括数字人文在

内的服务。 图书馆在数字人文研究中的角色定

位是：数字人文机构库（５４％），协助制订保存计

划（５０％），强化元数据功能（４６％），促进和支持

机构间的协作（ ４３％），在数字化初期提供咨询

意见（３７％），提供项目的可持续支持（３３％），帮
助申请项目经费（ ２６％），促进机构间的共同投

入（２２％），建立数字人文中心（１９％），打包现有

服务成为虚拟的 “数字人文中心” （１５％）；相关

的服务类型主要有： 项目初期的咨询顾问

（５１％）、数字保存（ ４７％）、项目管理（ ３１％）、研
究支持（２４％）、宣传推广（２４％）、高性能计算保

障（８％），等等。
从目前国外研究型图书馆参与数字人文项

目的方式来看，主要有三种模式。

（１）资源中心模式。 图书馆继续承担资源

保障者角色，提供数字学术研究（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ｓｈｉｐ）支撑，只是此时资源的形式是海量数据。
图书馆通过深度标引，采用知识本体、关联数据

等方式组织并开放资源，提供平台化服务，并提

供能够嵌入个人知识环境的工具，一些高校图

书馆参与建设 ＭＯＯＣ 资源中心也可归入此类。
这类图书馆的学科馆员也应具备基本的数据操

控和分析能力。 这可以看成是数字图书馆服务

的自然延伸，许多正在从事数字人文服务的著

名大学和研究型图书馆都开始朝这个方向

发展。
（２）数字人文实验室（Ｌａｂ）模式。 图书馆转

型为提供基本研究条件的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例如提供各类媒体资源的加工以及工具平台

（Ｍｅｄｉａ Ｌａｂ），提供编程人力、数据分析挖掘（如

提供 ＳＰＳＳ 分析工具）或可视化的团队，依靠机

构知识库、ＧＩＳ 平台和基本的工具软件平台支撑

项目研发，并不断积累，共享给更多的研究人员

使用等。 这是一种深度参与，图书馆员与具体

的数字人文研究团队呈现一种“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状态，甚至可以起到培养人才和孵化成

果的作用。 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的数字人文中心

就属于此类，也有一些大学图书馆采用与专业

团队合作的方式朝这个方向发展。
（３）科研成果发布出版者模式。 承担类似

传统知识交流模式中出版社的角色。 开放存取

运动、科学 ２．０、Ｃｉｔｉｚｅ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等一系列新生事

物正在带来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社会知识交流模

式，直接的变化是科研成果的出版由原来的向

用户收费，转为作为国家科研经费投入的一部

分，由新知识的生产者来承担，而使用者零成

本，这样更有利于成果的传播和利用。 传统上

图书馆作为机构库的建设和维护者，很自然地

向产业链上游扩展，数字人文研究成果直接提

交给图书馆来运营和发布，这也是顺理成章的

事情。 此外，该模式的平台还可以支持语义出

版、数据分析、ＡＰＩ 输出、众包优化等多种崭新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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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资料的整理和保存是图书馆与生俱来

的工作，数字人文“开放、合作、连接、多元、实
践”的核心价值［１１］ 与图书馆的职业理念是完全

一致的。 尽管目前图书馆在数字人文研究中

的贡献度还很低，但目前几乎所有的数字人文

项目中都有图书馆员的身影，只是图书馆员做

的工作还比较初级，例如开展数据管理、资源

监护、数字保存、发现与推介等服务，还没有体

现更强的学术性、专业性和技术性。
此外，图书馆有一个很重要，但往往又被人

忽视的特点，就是它的中立性。 图书馆的中立

性可以使它参与纠正或避免“数字学术”可能带

来的以下四个方面弊端。 ①数字鸿沟：占有和

获取信息能力的不均衡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研

究能力；不同年龄的研究人员在研究方法使用

上也会存在代沟，这也会影响到成果的价值。
②技术伪装：有意识地通过技术选择性应用，从
而倾向于达成研究结果，或误导结果。 ③知识

遮蔽：由于数字化、可获得性、描述错误等造成

一部分知识永远得不到利用而“失踪”，这很可

能会造成结论的片面性。 ④认知异化：长期使

用某些“数据库” 或分析工具带来认知上的偏

见，或内容与工具的本末倒置。
去除上述四方面的弊端是图书馆行业自存

在起就树立的职业理念：消除信息鸿沟、信息无

障碍流动、知识平等、客观中立。 这些理念使图

书馆的服务更为客观和可信，这在网络时代尤

其难得，而这应该是图书馆作为一种制度设计

最能体现其价值的地方。

４　 如何建设数字人文基础设施

据 ＣｅｎｔｅｒＮｅｔ 网站统计，目前加入“国际数

字人文研究中心网络”的成员有 １９０ 家之多①，
系统、平台、软件工具、语料库等渐成规模，数字

技术已基本成为人文研究的基础手段。 近 ２０ 年

来，保存人类历史记忆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

馆等机构已经将大量的馆藏资源进行了数字

化。 国外目前已进入大规模数字人文平台的建

设阶段，大都是通过“文本化”和“数据化”，对其

内容进行描述、组织和揭示，结合社会化众包方

式，建立更多的语义关联，并提供各类分析处理

和可视化工具。 这就是数字人文平台建设的基

本要求，也是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

内容。
我国数字人文研究大致起步于 ２０１１ 年，武

汉大学成立国内第一个数字人文研究中心是标

志性事件［１２］ 。 ２０１２ 年以来陆续有一些数字人

文研究的文章和论文见诸于报刊，有许多研究

机构虽然没有以“数字人文”冠名，但做的是同

样的事情，如古籍全文本数据库、历史地图 ＧＩＳ
系统等。 ２０１４ 年，上海图书馆学会召开了“数字

人文与语义技术”研讨会，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北京大

学图书馆召开了“首届数字人文论坛”，这些让

人明显感受到国内数字人文领域的研究在持续

升温。
与国外轰轰烈烈的现状相比，我们起步晚

了近十年，目前仍然处于单兵作战、“小米加步

枪”的阶段。 虽然国内的数字图书馆建设起步

不晚，至今也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决策层还没

有充分意识到数字人文的发展趋势，还不知道

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

势，甚至还赶不上我国的台湾地区。 一个最明

显的例子就是，在近年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和“善

本再造”项目中，基本没有考虑借鉴数字人文的

思路和方法来建设，没有充分利用当前信息技

术的巨大优势，还是以印刷出版为成果指向，缺
乏“互联网思维”，无法真正使古代文献为普通

研究人员甚至大众所用。
传统的中文文献进行文本化的过程本来就

比西文数据更为复杂和漫长，这导致我们基础

语料库存在规模不大、质量不高、描述信息不

够、循证信息缺乏以及重复建设等问题。 另外，
进行时空分析所需的历史地图数字平台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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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分析所需的基础数据库都还没有建立

起来。 究其原因，除了僵化迟钝的社科人文科

研体制是最大原因之外，我们在数字人文基础

设施上的落后，无法给相应的研究提供必要的

支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基础设施可以是国家层面的，也可以是地

区行业或组织机构层面的。 为尽快建成这样的

基础设施，在国家宏观层面建议开展以下工作：
①制订数字人文发展规划，设立数字人文发展

基金；②发布基础人文数据建设目录和项目开

发指南，逐步培育综合性和专门领域的数字人

文研究中心；③建立注册登记系统，为建立数字

人文大数据平台做好准备；④按学科或领域开

展基础数据平台的研发示范；⑤研发工具型的

数据集，如历史、地理、人物、机构、事件、名称概

念词表等语料库，按需求分阶段提供公益型基

本数据的网络服务；⑥制订相应的数据开放共

享政策，鼓励众包建设，开放共享；⑦开展数据

科学专业教育和人员培训，培养数据管理与分

析方面的紧缺人才；⑧加强国际交流，并融入国

家综合性数据基础设施和全球数据基础设

施中。
在机构层面，数字人文应用系统的开发可能

因选题和规模的不同有很大差异，但总体上大都

遵循表 ３ 所列出的步骤。 因为现在还没有数字

人文大数据仓储（谷歌图书文本除外），数据的完

整性、可获得性、开放程度以及技术条件等常常

得不到满足，所以大多数字人文项目都不得不从

数据收集、清洗、加工、组织和整理开始做起，并
且缺乏基本的数据整合、分析与可视化工具。 正

因为如此，各类图书馆和文化记忆机构都可以在

进行自身项目研发时，同时为基础设施建设添砖

加瓦。 这需要在业界形成一定的协调共建机制，
并遵循一定的技术标准规范和协议。

表 ３　 数字人文应用开发的一般过程

步骤 工作内容 说　 　 明

１ 基于领域资源的书目控制

掌握某一领域或主题所有已发表的文献和成果情况，有条件拥有该主

题领域的主要内容。 通常可通过建立联合目录数据库等方式进行书

目控制。

２ 领域资源的对象化、数据化
根据需求设计，将内容中所包含的各类实体通过单独标引或描述的方

式提取出来，进行结构化处理，并赋予规范控制。

３
基础数据（ 人地时事） 的模

型化、本体化

建立领域应用模型（通常以资源模型为基础）和领域本体，设计应用场

景，将通用型、有共享需求的数据开发成单独的服务，提供数据开放接

口，允许外部整合调用。

４
工具开发（处理、分析挖掘、
可视化）

将必要的数据处理、整合、分析、挖掘和可视化功能开发成工具包。

５ 建立服务平台（社会化）
提供支持各类设备（包括移动设备）的自适应平台化服务，支持机器调

用，支持用户贡献内容（ＵＧＣ），以及系统数据和功能的众包优化。

６
开发 增 值 服 务 （ ＶＲ、 ＡＲ、
ＭＲ、语义出版等）

提供面向企业二次开发的增值服务。 包括各类个性化的可视化呈现、
模板报表输出、移动视觉搜索、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和语义

出版等。

　 　 上海图书馆在深化数字图书馆资源库建

设、使之能直接支撑数字人文研究的过程中，采
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 首先在满足每个特

色资源库建设目标的同时，将一些可以共享的

资源单独设计成独立的数据服务。 例如在开发

盛宣怀档案库时，同时设计了名人规范档服务

系统，将来可以开放为人名规范档来使用；其次

非常注重采用已有的标准规范，例如家谱知识

０３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二卷　 第二二五期　 Ｖｏｌ ４２ Ｎｏ ２２５

库系统借鉴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正在研制的 ＢＩＢ⁃
ＦＲＡＭＥ 数据模型，该模型也是对图书馆界 ＲＤＡ
模型的一种应用，在格式中也大量复用了业界

成熟本体中的许多元素；第三是有意识地将一

些能够提供同行借鉴的做法设计成规范的标

准，例如规范数据的发布命名规则，以及家谱的

谱系图模式（ Ｓｃｈｅｍａ）等。 这样，不仅每个项目

的数据能够共享出来，而且数据格式和规范也

能供人借鉴，将来一些通用的工具软件和平台

也能开放出来。 上海图书馆通过开展一次开放

数据应用竞赛证实了这个想法的可操作性，在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几十支参赛队伍就利用家

谱知识库中的关联数据 ＡＰＩ 和 ＳＰＡＲＱＬ 接口，
开发出了非常具有创意的原型系统和移动应

用［１３］ 。 如果从事数字人文开发和服务的机构都

这样做，一个共建共享的基础设施就有望更快

建成。
上海图书馆根据自身馆藏情况，计划以“上

海年华”和“特色资源”为主题开发两类面向不

同用户对象的数字人文平台。 “上海年华”以晚

清民国期间（从 １８４３ 年上海开埠前后至 １９４９ 年

新中国成立）的期刊、报纸、手稿、尺牍、照片、名
人档案、笔记、地图、地方文献等资料为主，按照

其中的“人地时事”重构目前基于文献的知识系

统，通过文献中丰富的细节多维度地呈现上海

的文化定型和城市演变。 “特色资源”则希望通

过对古籍、家谱、碑帖等特藏，在目前“数字图书

馆”系统的基础上，广泛采用关联数据技术所赋

予的规范控制功能，重建基于内容的揭示系统，
推出一批数字人文应用原型。

近十余年数字人文领域的进展为人文科学

研究带来了范式变革，也为数字图书馆的未来

发展指明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然而目前业界尚

未普遍认识到这一点，有能力进行尝试的机构

更是少之又少，我们可能正在错过一个绝好的

发展机遇。 因此希望当前的一些成功实践能够

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吸引更多的图书馆加入

到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建设的队伍中来。 唯有如

此，图书馆才能在数字时代继续发挥人类知识

的基础架构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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